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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徽商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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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时期徽商主动参与乡村治理ꎬ主要表现在:徽商更新观念ꎬ带动更多乡民走上致富之路ꎬ为乡

村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ꎻ徽商慷慨解囊ꎬ投身乡村建设ꎬ大大改善了乡村居住环境ꎻ徽商热心公益ꎬ赈灾济困ꎬ
维护了乡村稳定ꎻ徽商以身作则ꎬ以德化人ꎬ改变了乡村风俗ꎻ徽商多方维护宗族ꎬ强化了乡村社会的根基ꎮ 由此

可见ꎬ明清时期徽商确实是乡村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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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是社会永恒的话题ꎮ 明清时期的乡村治理尤其是徽州乡村治理ꎬ不少学者都作了有益

的探索ꎮ〔１〕他们分别探讨了宗族、文会、族约合同、乡贤以及地保、县官、各种组织机构在乡村治理中的

作用ꎬ提出了很多高见ꎬ读后颇受启发ꎮ 但很少有学者把商人看作乡村治理的一份力量ꎮ 表面上看ꎬ
在传统社会ꎬ商人处于最底层ꎬ是政府抑制甚至是治理的对象ꎬ他们怎么可能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

其实我们只要深入观察就会知道ꎬ明清时期的徽商确实主动参与乡村治理ꎬ并成为了不可忽视的

一股力量ꎮ

一、更新观念ꎬ带动乡民致富

乡村治理与乡村的富庶程度以及人们的文明程度呈现一种正相关ꎮ 越是贫困的乡村ꎬ人们的文

明程度也相对较低ꎬ治理难度也越大ꎮ 由于贫穷ꎬ人们为了活下去ꎬ违法的事也能干出来ꎬ这必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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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治理的难度ꎮ 人们的文明程度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ꎬ这应是不争的事实ꎮ
徽州处在万山丛中ꎬ所谓“地狭人稠ꎬ耕获三不赡一ꎮ 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ꎬ勿论岁饥

也”ꎮ〔２〕显然ꎬ这里人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ꎮ “一日米船不至ꎬ民有饥色ꎬ三日不至有饿殍ꎬ五日不至

有昼夺ꎮ” 〔３〕这必然给乡村治理带来很大的难度ꎮ
因为贫穷ꎬ人们就得另找出路ꎬ“天下之民寄命于农ꎬ徽民寄命于商ꎮ” 〔４〕 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

徽州商人在外创业成功ꎬ衣锦还乡ꎬ对乡民无疑产生空前的示范效应ꎮ 尤其是徽州盐商“连屋列肆ꎬ乘
坚策肥ꎬ被绮縠ꎬ拥赵女ꎬ鸣琴跕屣”的生活ꎬ对徽人产生强烈刺激ꎬ吸引更多的人弃农经商ꎮ

其中最重要的是徽商帮助其他人转变观念ꎮ 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地位排序已经一千多年了ꎬ鄙
商贱商的观念深入人心ꎬ这个观念不破除ꎬ人们很难从农田迈向商海ꎮ 在这方面ꎬ王阳明的新儒学固

然起到了决定作用ꎬ他的“四民异业而同道” 〔５〕 及“虽整日作买卖ꎬ不害其为圣为贤” 〔６〕 的说教更是空

谷足音ꎬ让人们耳目一新ꎮ 但勇于实践这一观念ꎬ并用这一观念现身说法的却是徽商ꎮ
首先ꎬ他们认为经商不是贱业ꎮ 明中叶徽商黄文裳公经商成功ꎬ年老了让儿子崇德接班ꎬ崇德却

想走科举之路ꎬ父亲就教育他说:“象山之学以治生为先ꎮ”所谓象山就是南宋陆九渊先生ꎬ他与王阳明

学术同道ꎬ人称陆王之学ꎮ 所谓治生ꎬ就是经商ꎮ 在父亲的教育下ꎬ儿子转变观念ꎬ弃儒经商ꎬ“资累巨

万矣ꎮ” 〔７〕徽商许侔先以身说教:“人之处世ꎬ不必拘其常业ꎬ但随所当为者ꎮ 士农工贾ꎬ勇往为先ꎮ” 〔８〕

不管什么职业ꎬ只要敢于去干ꎬ就应该肯定ꎮ 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ꎬ很多乡民放下包袱ꎬ弃儒服贾ꎮ
其次ꎬ他们认为经商不低于务农ꎮ 在传统社会ꎬ农民比商人社会地位要高ꎮ 但徽商许大兴这样教

育大家:“予闻本富为上ꎬ末富次之ꎬ谓贾不若耕也ꎮ 吾郡保界山谷间ꎬ即富者无可耕之田ꎬ不贾何待?
且耕者十一ꎬ贾之廉者亦十一ꎬ贾何负于耕? 古人非病贾也ꎬ病不廉耳ꎮ” 〔９〕意思是说ꎬ虽然社会上一直

以务农为上ꎬ以经商为次ꎬ但如果说耕者能获十分之一利ꎬ廉洁的商人也只取十分之一利ꎬ那么经商又

为什么比务农低一等呢? 古人不是看不起商人ꎬ而是看不起那些一夜暴富赚昧心钱的奸商ꎮ 想通了

这个道理ꎬ经商也就理直气壮了ꎮ
最后ꎬ他们认为商人不比士人地位低ꎮ 传统社会士贵商贱ꎬ已成定论ꎮ 可徽商却不这么认为ꎬ徽

商程季公就常说:“籍能贾名而儒行ꎬ贾何负于儒?” 〔１０〕 他认为虽然自己是一个商人ꎬ但如果能以儒家

思想指导自己的商业ꎬ那就不比儒士差ꎮ 这是何等气魄ꎬ何等自信! 吴肖甫也说:“岂必儒冠说书乃称

儒耶?” 〔１１〕难道非要头戴儒冠、口说四书才是儒吗? 按儒家说教行事就是儒ꎬ并没有低儒一等的意味ꎮ
徽州人正是冲破了千余年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旧观念ꎬ才勇敢地走上商途ꎮ 转变乡民旧观念ꎬ可以

说是明清时期徽商参与乡村治理的一大贡献ꎮ
而且某一徽商在一地发现商机ꎬ创业成功后ꎬ他们就会带领同宗同族乃至同地的乡民前来创业ꎬ

让大家共同致富ꎮ 明代程君(名不详)年少时跟随舅舅在江淮经商ꎬ后逐渐积累资金ꎬ转到湘楚贸易ꎬ
又徙业广东ꎬ经营珠玑、犀象、香药、果布之属ꎬ很快成为大贾ꎮ “门下受计出子钱者恒数十人ꎬ君为相

度土宜ꎬ趣物候ꎬ人人授计不爽也ꎮ” 〔１２〕 程君致富后带动了几十人同时致富ꎮ 明代歙县商人方起公很

会经商ꎬ“佐贾几二百人ꎬ人各尽其能ꎬ效其力ꎬ何以故? 感公义也ꎮ” 〔１３〕 同样ꎬ明代歙商方廷珂在河南

经商ꎬ致富万金ꎬ“凡族中子姓稍习贾者ꎬ悉携汴上偕贾ꎬ携济几百家ꎬ悉起家千金ꎬ皆公之惠也ꎮ” 〔１４〕一

人经商ꎬ带动将近两百人就业或帮助近百家致富ꎬ这对乡村的贡献何其大! 正如明代御史金声所言:
“夫两邑(指歙、休宁)人以业贾故ꎬ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ꎬ以故一家得业ꎬ不独一家食焉而已ꎮ 其大

者能活千家、百家ꎬ下亦至数十家、数家ꎮ” 〔１５〕所谓“活”ꎬ不是养活ꎬ而是带领致富之意ꎮ 这里虽说的是

歙与休宁两县的情况ꎬ其实徽州六县无不如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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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徽商一代代的影响下ꎬ徽州乡民前赴后继走上经商致富之路ꎬ不仅缓和了尖锐的人地矛盾ꎬ而
且使很多人脱离了贫困ꎬ提高了生活水平ꎬ为乡村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ꎮ

二、慷慨解囊ꎬ投身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ꎬ决不仅仅是对人的治理或管制ꎬ也包括乡村的建设ꎮ 乡村基础建设最重要的是道路整

治和桥梁建造ꎬ当然还有村庄建设和水利建设ꎮ 徽州是个山区ꎬ山路崎岖ꎬ给人们出行带来极大不便ꎮ
尤其是徽州溪流纵横ꎬ杂石遍地ꎬ要过河就得有桥ꎬ而且桥如果建得不坚固ꎬ一场山洪暴发ꎬ卷着巨石

冲天而下ꎬ桥就化为乌有ꎮ 多少行人要么望流兴叹ꎬ要么涉险过河ꎬ往往葬身鱼腹ꎮ 因此桥和路的建

设就成了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地方大事ꎮ
可是地方大事ꎬ地方官却可以不管ꎮ 明清时期ꎬ地方政府从不关注乡村建设ꎬ即使有的地方官主

观上想为民做主ꎬ也没有这笔经费ꎮ 中央政府留存给地方政府的经费基本上都是一些刚性支出ꎬ从没

有多余的经费用于地方乡村建设ꎮ〔１６〕而且对地方官的考核最重要的指标是钱粮和刑名ꎬ至于地方乡

村建设做得好不好ꎬ既不影响未来的考核ꎬ也不会影响一方的平安ꎬ既如此ꎬ乡村建设早已被地方官置

之度外ꎬ但老百姓每天都会遇到的困难总得要想办法解决ꎮ 而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很多钱财的ꎬ在这

时候ꎬ又是徽商慷慨解囊ꎮ 而且有两点特别要强调:第一ꎬ这不是一乡一村的现象ꎬ整个徽州六县无不

如此ꎻ第二ꎬ这也不是某个时期的特殊现象ꎬ而是贯穿整个明清时期ꎮ
明中期徽商罗顺昌生前就念念不忘为村民造桥修路ꎬ由于资本未充ꎬ难能如愿ꎮ 其逝后妻子程氏

“为心不泯公志ꎬ遂命工造本里环秀桥ꎮ 凿石为垛ꎬ架木为梁ꎬ镘砌以砖ꎬ其上盖屋数间ꎬ以便往来憩

息ꎮ”实现了丈夫的遗愿ꎮ 到了成化年间ꎬ村居之首溪水西冲圩塍ꎬ穿流直下ꎬ为居民患ꎮ 程氏再次捐

资修砌ꎬ以遏其流ꎬ自后居民继修ꎬ皆赖首倡ꎮ 又造乌石西社涧石桥一座ꎬ程氏“如是济利之心皆本顺

昌公之志也”ꎮ〔１７〕明代商人罗仲孙与两个兄弟“创建许村双溪石桥ꎬ复买地作路造亭于桥首ꎬ以憩行

者”ꎮ〔１８〕清代徽商董麒孙在家乡“造桥路、修寺院ꎬ一切捐己利物之事人劝之输ꎬ翁则曰随缘ꎬ亦并无德

色”ꎮ〔１９〕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ꎮ 明代休宁许存斋经商致富后ꎬ并没有忘记家乡建设ꎮ 乡里高桥渡一直没有

桥梁ꎬ乡民出行凭借小船ꎬ但风高浪急ꎬ又往往船翻人亡ꎬ百姓苦之久矣ꎮ 许存斋乃相度经营ꎬ延袤广

狭ꎬ立志架桥ꎬ虽资费逾百ꎬ曰:“苟有利人ꎬ吾何靳?”既而桥成ꎬ给百姓往来带来极大便利ꎮ 休宁县城

在山僻间ꎬ郊外遥绝人望ꎬ山路崎岖不堪ꎬ连骑马也难以行走ꎬ多少百姓进城办事被道路所困ꎬ然亦只

能为之兴叹ꎮ “存斋为之损高增卑ꎬ计丈课工ꎬ不惮心力ꎬ傍复葺构小亭ꎬ俾憩息有所ꎬ风雨有归ꎬ人以

是称之曰‘许公亭’ꎮ” 〔２０〕这就解决了百姓的一大难题ꎮ 对于他的义举ꎬ时任大司马秦公崇化、都宪汪

公文燦都撰文加以表彰ꎮ
乡村道路的治理最难的还不是村际、乡际之间的道路ꎬ而是州际道路ꎬ尤其是徽人出州的道路ꎮ

处在万山丛中的徽人要出州就得要翻越很多崇山峻岭ꎬ其间艰难险阻ꎬ苦不堪言ꎬ不能不令人慨叹“徽
道难”ꎮ 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又是徽商ꎮ

以重开叶坝岭新路为例ꎮ 徽州东部有翚岭和新岭ꎬ二岭挺然对峙ꎬ高峰入云ꎬ但又是东部要道ꎮ
徽州所需宁国府、太平府的物资尤其是粮食要循此运进ꎮ 二岭之北ꎬ原有一条旧路ꎬ循山沿溪ꎬ宽广可

通车辙ꎬ无岭高驾险之劳ꎮ 然而由于明末多故ꎬ此路渐渐荒废堵塞ꎬ人们只得另辟新路ꎬ其间担运之苦

辛ꎬ物力之耗减ꎬ货殖之踊贵ꎬ可想而知ꎮ “暑月则挥汗成雨ꎬ严冬则层雪封山ꎬ目眺心悸ꎬ盖五六十年

所矣ꎮ” 〔２１〕但徽州人“明知其险峻ꎬ而别无康庄可达ꎬ民之苦于此非一日矣”ꎮ〔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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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乡绅议复故道ꎬ上报有司ꎬ总督、巡抚虽也允行修复ꎬ但面对所需的巨款却一筹莫展ꎮ 当在扬

州业盐的徽商江演得知此事后ꎬ挺身而出ꎬ毅然承担所有经费ꎬ独任其事ꎮ 他委托能人鸠工伐石ꎬ拓宽

旧路ꎬ“洼者培之ꎬ窄者拓之ꎬ曲突者平之ꎬ临深者为石栏以间之ꎮ”如遇山路纡回而不能直达者ꎬ不惜重

价买田以增益之ꎮ 举凡旧路上的旅肆、邮亭、僧寮ꎬ全部恢复重建ꎮ 新路全长三十多里ꎬ皆铺以青石ꎬ
沿途村舍星罗棋布ꎬ“向之汗流息喘裹足不前者ꎬ至此皆坦然无所畏怖ꎮ”这一工程ꎬ“经始于康熙甲戌

(１６９４)闰五月ꎬ告竣于丙子(１６９６)二月ꎬ共用钱数万缗ꎬ路成而徽歙及西四县民尤利赖无疆焉ꎮ” 〔２３〕江

演的义举ꎬ感动了前后两任徽州知府ꎬ他们分别撰写了«重开叶坝岭新路碑记»ꎬ予以表彰ꎮ
徽州箬岭是一座大山ꎬ岭高且峻ꎬ迥非人境ꎮ 其间一条路为连接歙、休宁、太平、旌德四县的要道ꎬ

其垂直距离约有二十里ꎬ因道路逶迤弯曲ꎬ翻山上下约有百里ꎮ “行其间者ꎬ蓁莽塞天地ꎬ藤蔓翳日月ꎬ
涧水、荦石之碍路者ꎬ随地皆是ꎮ”不仅如此ꎬ山上毒蛇猛兽、盗贼奸宄不时窃发ꎬ一年之中ꎬ不知多少行

人毙命途中ꎮ 徽人程光国年轻时曾走此路赴省城参加乡试ꎬ一嚢一伞ꎬ自上岭以至平地ꎬ竟然要休息

几百次ꎬ可见此岭上下道之难ꎮ 他当时就暗下决心将来有钱时一定要修治此路ꎮ 后来因科举失利ꎬ弃
儒服贾几十年ꎬ终于积累了一定财富ꎬ就决定独自整治这条道路ꎮ “剃莽、凿石、铲峰、填堑ꎬ危者夷之ꎬ
狭者阔之ꎬ几及百里ꎮ 以歙石易泐不可用ꎬ本山石不足ꎬ复自新安江辇载浙石青白坚久者补之ꎮ 长七

八尺至四五尺不等ꎬ皆随道之广狭筑之ꎬ咸自履勘ꎬ不假手于人ꎮ”丛莽去尽则猛兽无可藏身ꎬ道路拓平

则盗贼无可托足ꎬ“于是行者始不避昼夜ꎬ不虑霜霰霖雨ꎬ往返百里均若行庭宇间ꎮ”山岭之半本有旧

刹ꎬ狭陋过甚ꎬ光国复兴工庀材筑楼数十楹ꎬ“自此行者有所憩ꎬ渴者有所饮ꎬ暮夜者有所栖宿ꎮ”程光国

积蓄数十年心力ꎬ花了几万两银子ꎬ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夙愿ꎬ方便了无数行人ꎬ为乡村建设作出了杰出

贡献ꎮ〔２４〕

除了修路ꎬ还有建桥ꎮ 徽州溪流纵横交错ꎬ无桥徽人就难以出行ꎬ给生活带来极大不便ꎮ 为了改

变这种困境ꎬ又是徽商出力最多ꎮ 歙县岩镇有一条河ꎬ黄山各条水流都汇集于此ꎬ河面很宽ꎬ深不可

测ꎬ人们难以过河ꎮ 虽有人议要架桥于上ꎬ但考虑到洪涛的冲击ꎬ必须建造坚固的石桥ꎬ这需要巨额资

金ꎬ从何谈起? 又是岩镇的徽商佘翁慷慨解囊ꎬ拿出多年的积蓄ꎬ指挥儿子度地营基ꎬ伐石累址ꎬ终建

成此桥ꎬ此桥规模宏大ꎬ据记载:
中分水门凡七ꎬ门高可三丈许ꎮ 上覆以石ꎬ广可二寻许ꎬ长四十丈许ꎬ桥心构榭凡七间ꎬ环以

游廊ꎬ罗以砖垣ꎬ上峙危楼ꎬ飞甍鳞次ꎮ 榭之左右ꎬ遮以阑干ꎬ与桥齐ꎮ 两首立华表各二ꎬ望之恍若

蓬海琼台然ꎮ〔２５〕

要知道ꎬ佘翁只是以小贾起家ꎬ走江淮梁宋间ꎬ水泛陆驱ꎬ相时逐利ꎬ好不容易积累一些财富ꎬ如今捐出

建桥ꎬ难怪“颂声盖遍衢里云”ꎮ
位于徽州府城(今黄山市歙县)西门外的太平桥ꎬ是婺源、祁门、黟、休宁四县百姓进入府城的必经

之桥ꎬ亦称河西桥ꎮ 宋时曾创建浮桥ꎬ长五十丈ꎬ立东津、西津两门ꎮ 元末毁于战火ꎮ 明初改为木桥ꎮ
弘治(１４８８—１５０５)间ꎬ在徽州知府何歆带领下将木桥易为石桥ꎮ 万历(１５７３—１６２０)间ꎬ歙县商人汪徽

寿捐资重新维修ꎮ 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ꎬ休宁商人程建再次重修ꎮ 乾隆九年(１７４４)ꎬ程建之子商人程

大瑛继为维修ꎮ 该桥规模宏大ꎬ长近 ２７ 米ꎬ宽近 ７ 米ꎬ有桥洞 １６ 个ꎮ 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二十二年

(１８４２)两次大洪水冲垮此桥ꎮ 六县徽商又大力赞助重建桥梁ꎬ历经七个寒暑而大功告竣ꎬ规模一如旧

观ꎮ 整个工程费银十万余两ꎬ除移用海疆防御余银四千八百余两外ꎬ主要是由各县徽商赞助ꎮ 光绪年

间又是黟县商人李耀亭两次出资维修ꎮ〔２６〕可知明清几百年ꎬ为这座桥多少徽商付出了心血啊!
清代绩溪徽商章必淳虽在外随父经商ꎬ对家乡的桥路建设也是念念不忘ꎮ 道光三年(１８２３)ꎬ山洪

—１６１—

明清时期徽商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为灾ꎬ家乡绿杨桥倾圮ꎬ其父章道源慨然以为己任ꎬ勉力捐造ꎬ委托必淳敦促工匠建桥ꎬ翌年功成ꎬ行旅

永赖ꎮ 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夏ꎬ又遭大水ꎬ桥梁道路多被冲坏ꎬ行人咨嗟ꎬ灾民嗷嗷待哺ꎮ 其时全县水患

频仍之余ꎬ政府劝捐实难ꎮ 章必淳毅然捐出己财ꎬ努力修筑ꎬ灾民藉此亦得以以工易食ꎬ奋战三个月ꎬ
永济、绿杨、来苏、漕渡四桥告成ꎬ并各治其堤岸ꎮ 自后必淳又出资修治被洪水冲坏的道路ꎬ西修通济

门至来苏桥路ꎬ南修华阳镇外路及十里牌岭路ꎬ俱琢石治平ꎮ〔２７〕

清代歙县人郑成仙ꎬ一生靠编织簸箕为业ꎮ 他编织的簸箕质量非常好ꎬ故方圆数十里村民都来购

买ꎮ 年轻时常值风雨过坤沙前涧小桥ꎬ由于木头腐烂ꎬ几次差点掉到河里ꎮ 那时他就暗下决心ꎬ一定

要在此修建一座石桥ꎮ 以后每天存点碎银放在一只罐中ꎬ家人都不知道ꎮ 谁知储存刚满就被小偷窃

去ꎮ 就这样ꎬ储满三次被偷三次ꎬ但他毫不灰心ꎬ坚持储蓄ꎬ家人虽藜藿不给ꎬ弗恤也ꎮ 到康熙六年

(１６６７)ꎬ老人已七十多岁了ꎬ一天他叫来邻居ꎬ倾瓶而出ꎬ得碎银六十余两ꎬ即日鸠工采石ꎮ 老婆与儿

子皆敝衣椎髻环立ꎬ瞪目作懊悔声ꎮ 老人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村民ꎬ“稚者负锤ꎬ壮者肩石ꎬ挥汗趋役ꎬ穷
日不休ꎬ未匝月而工力毕ꎮ”一座坚固的石桥建成了ꎮ “兹桥虽小而创造于箕人之手”ꎬ感动了无数百

姓ꎮ 邑人许楚不仅为他撰写了«簸箕桥记»ꎬ还撰写了桥铭ꎬ其中由衷赞叹:“谁谓身微ꎬ而德不扬? 后

千百余载ꎬ其名益香ꎮ” 〔２８〕

徽商造桥的事迹在方志中比比皆是ꎬ完全可以说在徽州无论大桥小桥ꎬ几乎都是徽商捐资建造

的ꎬ徽商对乡村建设确实功不可没ꎮ
乡村建设当然也包括村落建设ꎮ 徽州的村落确实美丽ꎬ青砖黛瓦马头墙ꎬ无论从村落整体布局还

是一幢幢单体建筑ꎬ无论从建筑外观还是内部结构ꎬ无不体现出徽州的鲜明特色ꎮ 而这种特色的形

成ꎬ又是与徽商有关ꎮ 那些精美的建筑ꎬ无不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ꎬ都涂有浓厚的商业底色ꎮ
说到村落ꎬ尤不能忘记村里的水口ꎬ即村落水的入口处ꎮ 水口是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徽人认为

水口关系到整个村落的兴衰ꎬ一定要倍加建设和保护ꎮ 在水口的建设中又见很多徽商参与其中ꎮ 雍

正年间徽商汪士暹十分关注水口建设ꎬ“水口建茶亭以庇行人ꎬ檐外梅影横斜ꎬ因名亭曰‘香雪’ꎮ 亭之

旁建周王庙ꎬ供一方香火ꎮ” 〔２９〕徽商董麒孙“至于水口两架桥梁ꎬ倡首劝输ꎬ大呼将伯竭蹶以赞成ꎬ至今

往来行人不病徒涉者ꎬ皆翁之力也”ꎮ〔３０〕另一徽商董天蕃“以村之水口为聚族根本ꎬ泉自游阜奔流绕村

而东ꎬ复折而两ꎬ如大环然ꎮ 其初出也泉ꎬ驶直而若环之缺ꎬ先生乃创议叠石为桥ꎬ建亭其上ꎬ旁植花

卉ꎬ俯窥潜鳞ꎬ山色四围ꎬ烟光一片ꎬ为乡人之壮观ꎬ而悉当水口之缺ꎬ则先生之力居多”ꎮ〔３１〕可以说ꎬ在
徽州几千村落的水口建设中ꎬ大多含有徽商的功劳ꎮ

水利建设无疑也是乡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ꎮ 说到徽州的水利建设不能不提渔梁坝ꎮ 渔梁坝位

于今黄山市歙县徽城镇渔梁村ꎮ 徽州地势高拔ꎬ水皆趋下ꎬ湍急陡绝ꎮ 徽州府治南面三里的丰乐、富
资、布射、扬之诸水皆汇于此ꎬ又泻而不潴ꎮ 早在宋代就在此建成渔梁坝ꎬ既可泄洪防旱ꎬ又可截流行

船ꎬ关系到一府的水利和交通ꎬ是徽州最重要的水利工程ꎬ故在漫长岁月中ꎬ发挥了巨大作用ꎮ
到了明代ꎬ此坝屡圯屡修ꎬ进入清代渔梁坝又形圯坏ꎮ 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ꎬ巡抚卫贞元上疏称徽

州府渔梁坝ꎬ宋、明都是官府出钱加筑ꎬ今已颓废ꎬ不可不议修筑ꎬ希望朝廷能够拨款维修ꎬ谁知等了二

十多年也没有消息ꎮ
由于渔梁坝对徽州的重要性ꎬ当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ꎬ徽州知府朱廷梅一上任ꎬ就采纳乡绅们的

建议ꎬ准备修复渔梁坝ꎬ并得到督抚的支持ꎮ 但巨额资金并无来源ꎬ于是号召志同道合之人共襄其成ꎬ
立马得到很多商人和一些乡绅的响应ꎮ 他们出资、出力、出智ꎬ工程很快启动ꎮ 考虑到红色石头不太

坚固ꎬ故全部采用青、白二石ꎬ至坚可久ꎮ 修复工程采取特别技术ꎬ每垒十块青石ꎬ均立一根石柱ꎬ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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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之间用坚石墩如钉插入ꎬ互相衔接ꎬ极为牢固ꎮ 每一层各条石之间又用石锁连接ꎬ如此上下左右紧

连一体ꎬ构筑成了跨江而卧坚实的渔梁坝ꎬ比以前更胜一筹ꎮ 这项工程始于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冬ꎬ
讫于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冬ꎬ前后六载ꎬ整个工程费用二万多两银ꎬ完全是徽商与乡绅共同赞助的ꎮ
渔梁坝建成后ꎬ坝下最多时停靠 ３００ 余艘船只ꎬ同时带动了渔梁古镇的发展ꎬ最终形成繁华的商业街

市ꎮ 作为新安江最上游、规模最大的渔梁坝ꎬ很多徽州人就是由此登船ꎬ沿新安江下苏杭、去京城等

地ꎬ从事着各种商业活动ꎮ 渔梁坝也成了歙县最著名的水利工程ꎮ〔３２〕

在徽州除了坝以外还有堨ꎬ这也是一种水利设施ꎮ 歙县郑村镇棠樾村的大母堨ꎬ建于元代ꎬ起自

槐塘(今歙县县城西郊)ꎬ讫于棠樾ꎬ长约一公里ꎬ可灌溉田三百余亩ꎮ 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重建ꎬ后逐

渐淤塞ꎬ康熙间徽商鲍庆泽独资修浚ꎬ其后鲍庆泽裔孙、商人鲍宜瑗以及其子商人鲍志道妻汪氏捐资

不断维修ꎬ使大母堨得以正常发挥作用ꎮ 道光末年商人鲍维垣再次捐资维修ꎬ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商人鲍

肇元又独资修浚ꎮ 从元代到清末五百多年时间ꎬ由于鲍氏徽商一代接一代不断维修ꎬ大母堨一直保持

良好的灌溉功能ꎮ
类似大大小小的水利设施在徽州不计其数ꎬ绝大多数都是徽商修治的ꎬ这在方志中有非常多的记

载ꎮ 正是由于徽商的贡献ꎬ明清几百年来徽州乡村的水利设施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三、济困赈灾ꎬ维护乡村稳定

乡村治理的成功与否ꎬ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要看乡村社会秩序是否稳定ꎮ 而稳定的乡村社会

秩序的前提ꎬ就是人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ꎮ 如果人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ꎬ连生存都难以为继ꎬ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ꎬ社会秩序就很难稳定ꎮ 如何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ꎬ明清地方政府非不

为也ꎬ是不能也ꎻ中央政府是不为也ꎬ非不能也ꎮ 除非发生危及统治的动乱ꎬ否则是一毛不拔的ꎮ 乡村

人们基本生存条件的维持还是靠自己解决ꎮ
徽州人多地少且又贫瘠ꎬ生存条件非常恶劣ꎬ正因如此ꎬ很多人为了生存弃农服贾ꎬ改善自己的生

活ꎮ 虽然徽人“十九在商”ꎬ不少人致富ꎬ但任何时候总会有穷人ꎬ即使曾经富过的人家也会因种种原

因返贫ꎬ更何况鳏寡孤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总难以避免ꎮ 这部分人的生存条件很差ꎬ如果得不到

及时救济ꎬ势必会影响到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ꎮ 在这方面我们又能看到徽商的情怀和责任ꎮ
明代休宁人吴继良就是如此ꎬ“好施予ꎬ营宗祠ꎬ构义屋ꎬ置义田ꎬ设义塾ꎬ代赎子女ꎬ殡葬戚属ꎬ育

婴表烈ꎬ粥饥民ꎬ济饿殍ꎮ”“岁终ꎬ给米赈贫者ꎬ于不能婚娶者必为资助ꎬ不能举丧者为举之ꎬ死而无槥

者施殓之ꎮ” 〔３３〕明代休宁人金弁ꎬ少年时即挟资经商ꎬ历经艰难曲折ꎬ终于逐渐致富ꎬ但他不吝施与ꎬ常
曰:“钱者ꎬ泉也ꎬ弥汲则弥新矣ꎮ”他与弟弟一起ꎬ“创宗祠ꎬ置义田、义宅、义塾、义冢ꎬ靡有不为ꎮ 岁饥

寒ꎬ赈粥米ꎬ妇子就食ꎬ夏则贷谷ꎬ秋听偿不计子母ꎮ” 〔３４〕 明代万历年间人歙县许禾善于经营ꎬ故业渐

饶ꎮ 但他富不忘本ꎬ行不忘义ꎬ“复念族之贫不能自业者颠连而靡告也ꎬ谋于季弟叔孺ꎬ就郭东治垣屋

七十楹ꎬ居旁营塾舍ꎬ割常稔之田七十亩ꎬ市肆六楹ꎬ岁收田租僦直ꎬ择族之长而贤者掌计而时出纳之ꎮ
卜窑头墓地一区为营域ꎬ以待死而无所归者ꎮ 凡衣食廪饩、婚娶槥瘗ꎬ给各有差ꎬ略如范氏故事ꎮ 诸以

不足来告ꎬ咸有以应之ꎮ 居有庐ꎬ葬有地ꎬ寒可衣ꎬ馁可哺ꎬ婚娶得助ꎬ蒙养得师ꎬ将世世赖之ꎬ无弗足

矣ꎮ” 〔３５〕

这种现象在徽州十分普遍ꎬ尤其在方志中的记载非常多ꎮ 明前期祁门商人胡汝宗也是这样:“至
于乡党宗族、姻亲往来ꎬ鲜有不被其深仁而沃其厚泽者ꎮ 岁饥则贱籴贫者ꎬ不计其值ꎬ若老羸孤茕则多

所施予以赒恤之ꎬ故岁饥赖公以存活者甚众ꎮ 邑搢绅士大夫咸高其行ꎬ义声著于上下ꎮ” 〔３６〕 绩溪上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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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峦复岭ꎬ地狭人稠ꎬ农田所入极少ꎬ而且价格倍于他处ꎬ穷人往往啼饥号寒ꎬ而一些富室往往熟视无

睹ꎮ 在旌德、绩溪之间来往经商的胡仰春和弟弟胡延春ꎬ“轻财好义ꎬ每自外运粮□□以粜ꎬ又置糜通

衢以饩族党ꎬ及佽孤寒者之修脯焉ꎮ” 〔３７〕上述这些徽商的行为看起来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ꎬ但正

是这些不太起眼的措施ꎬ改善了多少穷人恶劣的生存状况ꎬ维护了乡村的社会秩序ꎮ
徽商对维护乡村稳定的最大贡献就是赈灾ꎮ 徽州在明清时期自然灾害频仍ꎬ据当今学者统计ꎬ徽

州灾型有蝗、虫、疫、地震、风、雹、冷、兽、火、饥、旱、水等多种ꎬ其中水、旱灾害最为频繁ꎬ分别占到总数

的 ２３. ５６％和 ２０. ９４％ ꎮ 若以县计ꎬ明清时期徽州发生水灾 １３１ 次、旱灾 １０９ 次ꎮ〔３８〕每隔两三年就有一

次水旱灾害ꎬ如再加上其他灾害ꎬ那风调雨顺的大有之年真是寥若晨星了ꎮ
一场灾害降临ꎬ就是一场社会灾难ꎬ影响面广ꎬ涉及人多ꎬ会造成社会动荡ꎬ严重威胁社会稳定ꎮ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多发生在自然灾害之年ꎬ往往引起改朝换代ꎮ 徽州的自然灾害虽不致引发农民起

义ꎬ但饿殍遍野、嗷嗷待哺的景象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ꎮ 面对这个问题ꎬ政府的应对是非常苍白

的ꎬ相反倒是大批徽商挺身而出ꎬ拯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ꎮ
景泰六年(１４５５)徽州闹饥荒ꎬ“饥馑洊臻ꎬ饿殍载道”ꎬ徽商汪明贞“首捐粟六百石鼓赈ꎬ由是一时

慕义者争相输助ꎬ一郡赖以苟安”ꎮ 在他的带动下ꎬ人们争相捐助ꎬ大大缓解了灾情ꎮ 徽州知府申报上

级批准ꎬ“旌其门ꎬ恩赐义官冠带”ꎮ〔３９〕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休宁大灾ꎬ程永瓒、永信兄弟二人毫不犹豫捐

出己资ꎬ“合都赈济ꎬ活命不下数千ꎮ 邑令公赠以冠带ꎬ扁曰‘义赈乡人’ꎮ” 〔４０〕商人程有威面对灾情ꎬ特
地从外地运来大批粮食平价卖出ꎬ“活人数万”ꎮ〔４１〕 其他徽商也踊跃赈灾ꎬ休宁黄正理七世在浙江经

商ꎬ家乡遇灾ꎬ他“倡捐煮赈ꎬ兼施棺椁于佃户ꎬ则减租焚券ꎮ 尤笃宗族ꎬ吉凶缓急ꎬ求无不应者”ꎮ〔４２〕

最著名的是乾隆年间一次大灾面前的徽商联合赈济ꎮ 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徽州发生罕见大旱ꎬ农
田颗粒无收ꎮ 徽州仰赖外部运粮的河道干涸ꎬ商贩不通ꎬ造成米价高昂ꎬ一斗米要三百钱ꎮ 灾民嗷嗷

枵腹ꎬ在死亡线上挣扎ꎮ 徽州知府何达善焦急万分ꎬ手中无钱无粮ꎬ只得求助本地乡绅联络在扬州、淮
安经营的盐商ꎬ希望他们能伸出援手ꎮ 两地盐商得知消息后ꎬ热烈响应ꎬ以程扬宗为首的一大批徽商

踊跃捐助ꎬ如江允昇ꎬ“客维扬ꎬ不忍桑梓受灾ꎬ捐千余金首倡义举ꎬ贾谷以赈ꎮ” 〔４３〕众多盐商齐心合力ꎬ
很快捐助了六万两白银ꎮ 何知府以三万两银买粮食建惠济仓平粜灾民ꎬ三万两存入典当生息ꎮ 当时

在家乡的徽商鲍立然也在尽力赈济ꎬ据宗谱记载:“市粜腾涌ꎬ郊野嗷嗷ꎬ故太守济源何公集诸绅耆议

平籴ꎬ君慨任歙东四十九村落ꎬ计斗米三百五十钱ꎬ减其半出粜ꎬ其尤贫无钱籴者借给之ꎮ” 〔４４〕 正是在

徽商的全力帮助下ꎬ徽州百姓安全渡过了这场波及全州的大灾难ꎬ并没有造成尸横遍野的惨景ꎮ
用来生息的三万两资本历经十年ꎬ资本扩充两倍ꎬ于是经过众人商议ꎬ以此资本建惠济堂ꎬ用以长

年接济鳏寡孤独ꎮ 惠济堂有男女各一堂ꎬ屋一百六十多间ꎬ共收留二百四十人ꎬ壮年无业者不予收留ꎮ
房屋十分之一用来给病人居住ꎬ给予医药ꎬ去世的给予丧葬ꎮ 惠济堂账簿由专人按日月记录ꎬ聘请民

间士绅监督ꎬ官府不过问ꎮ 惠济堂建设用银五千三百多两ꎬ一年支出四千二百七十多两ꎬ所需经费都

由当初徽商捐资所出ꎬ是以徽商所捐又惠泽给徽人ꎮ〔４５〕

及时赈灾就能化解一些尖锐的矛盾ꎬ甚至避免一场动乱ꎮ 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ꎬ绩溪发生旱灾ꎬ
“民夺富家粟ꎬ讹传为变”ꎮ 显然ꎬ如不及时处理ꎬ说不定就会酿成大乱ꎮ 徽州知府带兵前往弹压ꎬ道经

歙县商人鲍立然家ꎬ鲍立然知道ꎬ一旦派兵镇压ꎬ将会有多少人头落地ꎬ连忙进言说:“绩溪民风淳朴ꎬ
必无反侧”ꎬ千万不可动兵ꎬ并请捐资数千金买粮平粜ꎮ 知府听从了他的建议ꎮ 果然有了粮食ꎬ灾民情

绪稳定下来ꎬ“一邑以安”ꎮ〔４６〕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仲夏ꎬ歙县遭逢大水灾ꎬ田庐俱淹ꎬ“贫人与富室相

讐者ꎬ皆相率乘机行掠”ꎬ眼看就要酿成大乱ꎮ 徽商鲍立润“急发粟施赈ꎬ戒近村少年毋相从”ꎮ 大水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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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被掠者纷纷告官ꎬ官兵拘捕严治ꎬ牢狱为满ꎬ而受到立润赈济者未参加抢掠ꎬ多获免ꎮ 次年秋复大

水ꎬ赈如前ꎮ〔４７〕可见徽商的济贫赈灾对稳定乡村社会秩序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ꎮ

四、以德化人ꎬ树立乡村良风

说到乡村治理ꎬ人们很容易想到通过制度的设计和机制的建立ꎬ将人们管控起来ꎬ一旦有人违法

就能受到惩处ꎬ使朝廷法令能不折不扣地在乡村基层得到贯彻落实ꎮ 其实这并不是乡村治理的真谛ꎮ
通过乡村治理要能使人们的文明程度得到提升ꎬ移风易俗ꎬ形成优良的乡风ꎮ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ꎬ仅
仅靠强制、靠法律是不能奏效的ꎮ 明清统治者也明白这一点ꎬ所以要求县官定期下乡向乡民宣讲皇帝

诏谕、朝廷法令ꎮ 当然ꎬ文明乡风的形成ꎬ不是靠几次宣讲就能达到目的ꎬ更何况这种宣讲往往是虎头

蛇尾ꎬ流于形式的ꎮ 人们素质的提高ꎬ文明乡风的形成ꎬ大量是要靠平时“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教化、
去影响ꎮ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ꎬ宗族、乡绅起了相当大的作用ꎮ 同样ꎬ徽商的作用也不可忽视ꎮ

首先ꎬ徽商非常重视教育ꎮ 贾而好儒的徽商深知教育的重要性ꎬ一旦致富后就把子弟的教育提到

重要地位ꎮ 他们有一个共识:“富而教不可缓也ꎬ徒积资财何益乎?” 〔４８〕为了教育子弟ꎬ他们建书屋、买
书籍、延名师、召学伴ꎬ给子弟创造最好的条件ꎮ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清代歙县商人许浩谆谆教子曰:
“作文以读书为主ꎬ读书以立品为主ꎮ” 〔４９〕绩溪商人章策训勉已是诸生的儿子耀庚:“尤以立品为先ꎬ词
章为末ꎬ务崇实学ꎬ勿骛虚名ꎮ” 〔５０〕清代黟县商人胡作霖ꎬ尝教其子曰:“读书非徒以取科名ꎬ当知作人

为本ꎮ” 〔５１〕为了帮助更多的穷人孩子能够接受教育ꎬ很多徽商创办义学ꎬ这方面的资料不胜枚举ꎮ 徽

商如此重视教育ꎬ重视育人ꎬ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儒家教育ꎬ这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ꎬ绝对

是有很大作用的ꎮ 清代戏剧家李渔曾提出过精到的见解ꎬ他说:
学技必先学文ꎬ通天下之士农工贾ꎬ三教九流ꎬ百工技艺ꎬ皆当作如是观ꎮ 明理之人

学技ꎬ与不明理之人学技ꎬ其难易判若天渊ꎮ 然不读书不识字ꎬ何由明理? 故学技必先学文ꎮ〔５２〕

李渔是从“学技”与“学文”的关系上立论的ꎬ我们则应看到学文对“明理”的作用ꎮ 一个人明白事理

后ꎬ文明素养就会提高ꎬ这是不容置疑的ꎮ 这对文明乡风的形成是有帮助的ꎮ
其次ꎬ徽商支持文会建设ꎮ 文会即文人聚会ꎬ以文会友之意ꎮ 建立文会ꎬ以达到“培振士风ꎬ扶奖

后学ꎬ继往哲之坠绪ꎬ开来世之芳规”的目的ꎮ 在文会ꎬ“月有课ꎬ季有程ꎬ析奥赏奇ꎬ指瑕摘谬ꎬ老成先

辈坐皋皮而谈经ꎬ小子后生趋函丈而问业ꎬ«易»所谓讲习ꎬ«记»所谓乐群取友ꎬ皆于是乎在ꎬ可不谓近

古欤ꎮ” 〔５３〕故明清时期的徽州文会相当发达ꎬ各乡村市镇兴办文会蔚然成风ꎮ〔５４〕 由于入会之人都为有

一定知识的学子ꎬ是“明理”之人ꎬ故乡村一些纠纷往往去找文会评“理”ꎬ乃至«新安竹枝词»中都写

道:“雀角何须强斗争ꎬ是非曲直有乡评ꎮ 不投保长投文会ꎬ省却官差免下城ꎮ” 〔５５〕 看来这是个普遍现

象ꎬ才被文人写到竹枝词中ꎮ 可见文会对乡村治理、化解乡民矛盾能够起到法律外的补充作用ꎮ
但是文会的建立和运作都是民间行为ꎬ需要一定的经费ꎬ地方政府是没有任何投入的ꎮ 一般来

说ꎬ公共捐助是经费来源的一个渠道ꎬ但更多的却是徽商的慷慨解囊ꎮ 清代黟县商人史世椿“勤俭好

义ꎬ重建家祠ꎬ兴文会ꎬ造本村路ꎬ助修溪桥ꎬ施棺助葬ꎬ散赈济荒ꎬ输书院考棚建费”ꎮ〔５６〕清代婺源县商

人李正杰“捐金修祖祠ꎬ置祀产ꎬ兴文会ꎬ义举殊多”ꎮ〔５７〕另一位婺源商人潘涟也是“家稍裕ꎬ延师课子ꎬ
倡兴文会”ꎮ〔５８〕绩溪商人章有元“尝输己田倡立文会ꎬ鼓励后进”ꎮ〔５９〕 歙县商人凌晋因为“文会辅仁堂

草创未就ꎬ亦首倡捐资以底于成”ꎮ〔６０〕婺源凤游山的董云汉经商后得知家乡汇征文会百余年来每年一

课ꎬ“近以经费不充ꎬ间岁一课矣ꎮ”云汉立马“输田三十亩为诸村倡ꎬ于是加月课厚赏资ꎬ文风为之一

起”ꎮ〔６１〕婺源商人潘元彪“族有文会ꎬ岁久浸衰ꎬ捐金振兴之”ꎮ〔６２〕 我们完全可以说ꎬ徽州文会的长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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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就是得力于徽商的资助ꎬ这也是以间接的方式为乡村治理作贡献ꎮ
再次ꎬ以德化人ꎬ释怨解纷ꎮ 徽商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ꎮ 一部分人立志经商ꎬ这些人虽没走科

举之路ꎬ但他们从小也接受儒家思想教育ꎬ经商后仍念念不忘学习ꎬ不断提高自己ꎮ 另一部分人就是

科举失意之人ꎮ 由于科举考试太难ꎬ青年在取得秀才功名后报考举人ꎬ将有 ９５％ ~ ９７％ 的人被淘汰ꎬ
他们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去经商ꎮ 这批人大多获得秀才功名ꎬ加上多年的备考举人ꎬ确实读了不少书ꎬ
对某些人来说ꎬ用满腹经纶形容也不为过ꎮ 因此徽商多有一种“士”意识ꎮ〔６３〕所谓“士”意识ꎬ就是孟子

所说的:“得志ꎬ泽加于民ꎻ不得志ꎬ修身见于世ꎮ 穷则独善其身ꎬ达则兼善天下ꎮ”很多徽商也把自己视

为士ꎬ用士的标准要求自己ꎬ在家孝悌睦族ꎬ在外勇于担当ꎮ 因此不少徽商成为乡村的典范ꎬ在人们心

中享有较高威望ꎬ很多民间纠纷在他们的介入下得到解决ꎮ 如婺源商人江佐墉ꎬ“岁旱谷不登ꎬ米值顿

倍ꎬ先生减价平粜ꎬ利及一乡ꎬ同异姓者皆佩之ꎮ 河津故有石梁ꎬ圮于洪水ꎬ更新之费不下数千ꎬ告竣之

期须阅数载ꎬ举先生为理首焉ꎮ 而先生一尘不染ꎬ惟殚累岁之精神ꎬ与同事经画勿懈ꎬ后又有垛不固ꎬ
先生输资督用以修之者ꎬ皆如其初ꎬ而且输租烧茶济众ꎬ其德岂浅鲜哉?”这样的人谁不信服? 所以“若
乡有构争衅者ꎬ出议论以剖析之ꎬ而贴然服”ꎮ〔６４〕 婺源商人江有文ꎬ少习举业ꎬ屡屡受困ꎬ后当塾师ꎬ壮
年服贾ꎮ 其立身行己ꎬ内饬家庭ꎬ外辑宗族ꎮ 家居数十载ꎬ率其素履ꎬ恪持门户ꎬ子侄辈林立ꎬ课以耕

读ꎬ无惰游之患ꎬ深受人们钦戴ꎮ 正因如此ꎬ“乡党偶有雀角ꎬ先生从容晓谕ꎬ永解冻释ꎬ几令滋事者悔

且愧焉ꎮ” 〔６５〕同样是婺源商人李乔ꎬ家饶而好义ꎬ遇不平ꎬ义形于色ꎮ “是以乡闾有不法ꎬ每不之府而必

之先生之闾ꎬ俗谓王彦方靡得ꎬ只千古无对矣ꎮ” 〔６６〕东汉末年儒士王烈ꎬ字彦方ꎬ一生义行不断ꎬ深受人

们尊敬ꎬ人们把李乔比作彦方ꎬ可知对他的爱戴ꎮ 这些徽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ꎬ就是严于律己ꎬ宽于

待人ꎬ站得高ꎬ行得正ꎬ乐于助人ꎬ一心为公ꎬ自然在乡民中享有崇高威信ꎮ 徽商江光进ꎬ壮而服贾ꎬ受
巨贾之托ꎬ为其经商ꎬ由于其优秀的品德ꎬ“宾主相得ꎬ从无间言ꎮ”晚年辞归乡里ꎬ在乡村中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ꎮ “在村中十余年ꎬ子弟多赖其勉励ꎮ 而又恐图甲之弊ꎬ必分析以立规条ꎬ后人赖之ꎮ 至于众祠

司理账籍ꎬ皆能以公服人ꎬ人亦不能干以私ꎮ 而村邻之有结讼者ꎬ必挺身释能ꎬ使直者理伸ꎬ曲者势阻ꎬ
于是而知圣人所取于信果之士ꎮ” 〔６７〕与此类似的歙商李岩贵也是这样的人ꎬ遇到灾荒ꎬ捐囷平粜ꎬ远近

争归之ꎮ 甚至自己节衣缩食帮助别人ꎬ遇有大疫ꎬ又买地埋骴ꎬ“人有竞者ꎬ必为曲释ꎬ设酒食欢ꎬ潜出

刀布(即金钱)居间以解ꎬ乡郊内四十年罢讼牒矣ꎮ” 〔６８〕在他的影响带动下ꎬ乡郊四十年没有诉讼ꎬ这是

非常难得的ꎮ 这些人就是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力量ꎮ
甚至村际之间的矛盾也往往得益于徽商的化解ꎮ 明代末年婺源商人项楷家乡从祖辈开始ꎬ因河

道放水ꎬ“与邻村争衡ꎬ连年不解”ꎬ项楷“念祖宗世业不忍坐视任豪强兼并ꎬ又恐族人逞凶ꎬ衅起异常ꎬ
不惜一身劝谕其间”ꎬ在他的苦口婆心开导下ꎬ双方达成协议ꎬ“河道赖以清白ꎬ永息争端ꎬ后世坐享其

利ꎬ此皆公之贻福于无穷者也ꎮ” 〔６９〕化解了一场几十年的积怨ꎮ 无独有偶ꎬ清代婺源董延思所在村庄

与邻村河道连界ꎬ也是互争水利ꎬ结下很深矛盾ꎬ董延思考虑到“事关两村之愤ꎬ稍有偏必哄然聚殴ꎬ恐
多不测ꎬ于是百费周旋ꎬ合立议墨ꎬ界至分明ꎬ永杜争端ꎬ其后同邑果有因此而倾产伤命者ꎬ群服先生少

年而有长者之风”ꎬ终于避免了一场流血之争ꎮ 由于他的威望ꎬ乡民“每有争讼ꎬ不之官而之先生ꎬ片言

立决ꎬ若奉神符实篆ꎬ方之为太邱彦方焉”ꎬ〔７０〕在化解纠纷方面ꎬ这些徽商的做法已经取代官府了ꎮ
更大的是化解县际之间的矛盾ꎮ 黟县商人汤永懿是个监生ꎬ在祁门经商时ꎬ遇到江西浮梁船户与

祁门船户争夺码头ꎬ双方都聚集多人ꎬ手拿武器ꎬ虎视眈眈ꎬ一场恶战就要开始ꎮ 汤永懿知道一旦打了

起来ꎬ后果相当严重ꎮ “永懿访其谋主ꎬ动以利害ꎬ晓以大义”ꎬ终于平息了事态ꎮ 永懿劝众人说:“我黟

粮食仰给江西ꎬ不杂沙水ꎬ受赐多矣ꎮ”大家终于想通了道理ꎮ 而且浮梁船户听到后也很感动ꎬ再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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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米中掺沙子了ꎬ多年的积弊也一扫而空ꎮ〔７１〕

最后ꎬ秉公办事ꎬ化人移俗ꎮ 一些徽商品德高尚ꎬ众人爱戴ꎬ因而被乡民推举为一定的职务ꎬ而他

们在职任上ꎬ勤勤恳恳ꎬ秉公办事ꎬ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ꎬ起到了化人移俗的作用ꎮ 明代中期休宁吴宗

仁经商不避劳苦ꎬ又善于经营ꎬ很快资裕业隆ꎬ甲于一隅ꎮ 但他富有爱心ꎬ“或贫不能存、弱不能立者ꎬ
或男女既长不能嫁娶者ꎬ悉济之随其力ꎬ而不自以为德ꎮ”这样的人在当地自然受到人们尊敬ꎮ “轮充

里役讼多分委ꎬ公于曲直无所枉ꎬ人多惮之ꎮ 间有求枉于公者ꎬ名为馈瓜ꎬ中藏银壶以遗之ꎮ 公召甲乙

相面证谕之ꎬ以理责以遗瓜之非ꎬ彼此皆服ꎮ 时当大造ꎬ于百家户籍之定ꎬ悉秉至公ꎬ纸笔之费一无所

取ꎬ不自以为廉ꎮ” 〔７２〕大造ꎬ就是清查丈量土地ꎬ编制鱼鳞图册ꎮ 如果不能秉以至公ꎬ一个里役ꎬ一次大

造ꎬ将会搞得乡村鸡飞狗跳ꎬ甚至酿成大乱ꎮ 祁门商人李永通ꎬ代父为区石长ꎬ“是时宇内虽宁ꎬ功令未

一ꎬ科征上供之额纷派杂出ꎬ区长或缘是以鱼肉小民ꎬ又或以侵欺废公ꎬ而身家坐累ꎮ 公敛输均平ꎬ出
纳廉谨ꎬ奔驰京府仓库间ꎬ公不害事ꎬ私不病民ꎬ邑宰材爱ꎮ 公濒年委任之不替ꎬ年四十始力辞讫役ꎬ盖
二十五载于兹ꎬ靡监一念ꎬ随事效忠ꎬ而不动声色ꎬ不入萋菲ꎬ是岂易得哉?” 〔７３〕 二十五年来ꎬ李永通做

到“公不害事ꎬ私不病民”ꎬ维护了一方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ꎮ 休宁商人黄昊ꎬ“万历时有黄册之役ꎬ有
司勾较精核ꎬ功令严峻ꎬ锱铢诖误ꎬ往往抵罪ꎬ莫敢漫任ꎬ佥举公以报ꎮ 公既任事ꎬ田赋多寡ꎬ纵横隐括

无纤芥谬ꎬ盖具精微之思ꎬ秉清直之操ꎬ故能就理丈人ꎬ承蜩直掇之耳ꎮ 后人奉其成规ꎬ尽绝诡弊ꎬ至今

颂德不衰ꎮ” 〔７４〕黄朴虽寄迹江湖ꎬ但坚守信义ꎬ“有司屡旌其门ꎬ强属以三老任ꎬ每事就正焉ꎮ 诸纷构

者ꎬ非公不解ꎮ 乡里颂德ꎬ比之王彦方云ꎮ” 〔７５〕这些人绝对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ꎮ
有的被推为乡约长ꎬ也能维护一方平安稳定ꎮ 上述休宁黄朴的父亲黄迎在浙东经商ꎬ晚年家居

后ꎬ“邑侯祝公令为乡约长ꎬ日举圣谕六言谆谆劝导ꎮ 人有持短长质成者ꎬ剖别之中兼为和释ꎬ无不人

人餍服ꎮ” 〔７６〕婺源商人江汝元ꎬ“年五十ꎬ族众奉为乡约ꎬ龂龂争斗者ꎬ片言立解ꎮ 自是讼庭勾摄竟不闻

其族之姓字ꎬ佥谓得先生数人ꎬ则颓风浇俗可化为无怀葛天矣ꎮ 至素有仇隙者ꎬ倘遇难必秉公维持之ꎬ
并不乘厄雪私以为快ꎮ” 〔７７〕徽商吴元绶ꎬ“身任图正ꎬ秉公厘弊ꎬ廉能为一县最ꎮ 邑父母曾公首加旌奖ꎬ
乡里啧啧叹服ꎮ” 〔７８〕董尚禄办事公正ꎬ人人信服ꎬ“约正十余年ꎬ牙角无闻ꎬ赖公之力居多ꎮ” 〔７９〕 婺源商

人王圣日ꎬ号瑞虹ꎬ“公赋性坦直ꎬ和平忠厚ꎬ与物无忤ꎬ与世无争ꎬ凡邻里宗族有争斗构讼者ꎬ公必极力

排解ꎬ必俟事寝息而心乃安ꎮ 居心无诈无虞ꎬ而亦不受人之诈虞ꎮ 做事有条有理ꎬ而必诲人之条理ꎮ
以致遐迩邻村ꎬ闻公之名莫不悚然畏而凛然敬也ꎮ” 〔８０〕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ꎬ乡村秩序的稳定ꎬ乡村风气的转变ꎬ仅靠某些制度、某些法令是难以奏效

的ꎬ它更多的是要靠有德之人的引领示范ꎬ以身作则ꎬ以德化人ꎬ像春雨滋润万物一样ꎬ“随风潜入夜ꎬ
润物细无声”ꎬ乡风民俗才能在不知不觉中转变ꎮ 完全可以设想ꎬ每乡每村如果有几位上述之人ꎬ那么

良好的乡风就会建立起来ꎮ

五、维护宗族ꎬ强固社会根基

徽州是个宗族社会ꎬ可以说徽州每个人都是属于某一个或大或小的宗族ꎬ一旦脱离宗族那是不可

想象的事ꎮ 清人赵吉士曾说:
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ꎬ胜于他邑:千年之冢ꎬ不动一抔ꎻ千丁之族ꎬ未尝散处ꎻ千载谱系ꎬ

丝毫不紊ꎮ 主仆之严ꎬ数十世不改ꎬ而宵小不敢肆焉ꎮ〔８１〕

千百年来ꎬ由于徽州绝少战乱ꎬ徽州的宗族制度一直保存下来ꎬ甚至在各种力量的支持下日益得

到巩固ꎮ 从外部看ꎬ一般来说宗族都有祠堂、宗谱、族田、族学ꎻ从内部看ꎬ宗族有族规家法ꎬ宗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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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套完整的制度ꎮ 宗族对每个成员都有不可抗拒的管理权力ꎬ宗族成员对宗族也负有应尽的各

种义务ꎮ 宗族已是徽州地方社会基本的社会组织ꎮ
由于徽州的宗族和政府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ꎬ它们是相向同行而不是背道而驰ꎬ因此前

者往往得到后者的支持ꎬ后者也往往得到前者的拥护ꎮ 从乡村治理的视角来看ꎬ宗族是乡村社会稳定

的基石ꎮ 宗族乱则乡村乱ꎬ宗族稳则乡村稳ꎬ这应是不言而喻的ꎮ
在传统社会ꎬ宗族的稳定和发展固然有很多条件ꎬ但最根本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基础ꎬ这当然要靠

全体成员的支持ꎬ但由于各人的情况尤其是经济情况不同ꎬ所以对宗族支持的力度也有所不同ꎮ 在这

方面ꎬ无疑是宗族中的商人贡献最大ꎮ 徽商对宗族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宗祠、宗谱、族产上ꎮ
宗祠是宗族的物化象征ꎬ也是宗族全体成员祭祀祖先、聚众议事、教化族众的场所ꎮ «礼记曲

礼»:“君子将营宫室ꎬ宗庙为先ꎮ”所以徽州人认为ꎬ收族莫先敬宗ꎬ敬宗莫先尊祖ꎮ 为此修建祠堂被认

为是非常重要之事ꎮ 明代休宁程锐在两淮和湖北经营盐业ꎬ所在宗族ꎬ“先世乏宗祠ꎬ锐起而创之ꎬ输
金二千ꎬ举族景从ꎬ鸠工呈材ꎬ不三年而告厥功ꎬ迄今阖族人士不没其德而春秋祀焉ꎮ” 〔８２〕 歙商方尚本

也是经商不忘宗族ꎬ“捐数千缗助建宗祠ꎮ” 〔８３〕清代婺源商人胡孔昭在贵州经商ꎬ回乡后“见宗祠倾祀ꎬ
集众议修ꎬ倡捐二百金ꎬ由是群相激劝ꎬ鸠工庀材ꎬ昭董其事ꎮ 辛勤三载ꎬ栋宇焕然一新”ꎮ〔８４〕孔昭首倡

之功不可没ꎮ 明代徽商程澧所在宗族是个大宗族ꎬ族众超过千人ꎬ却没有宗祠ꎬ就是因为建造宗祠需

上万两银子ꎬ这笔巨款无法筹措ꎮ 程澧觉得建祠是件大事ꎬ于是“公首倡捐如千金ꎬ遍赞诸宗ꎬ各以其

力来助ꎬ举宗响应ꎬ不日祠成ꎮ 公率诸子定宗法ꎬ行之至今”ꎮ〔８５〕 更有甚者ꎬ明代歙商汪玩在楚蜀吴越

闽粤间经商ꎬ念念不忘本族尚未建宗祠ꎬ“首捐万金建宗祠ꎬ祠遂为一郡最ꎮ 宗之员人授室聚处焉ꎬ劳
者相飨饮食铺馈ꎬ伤者厚养ꎬ死者厚葬ꎬ犹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ꎮ” 〔８６〕 可见一个商人对宗族的贡献有

多大ꎮ
有了宗祠ꎬ还得有祭器ꎬ还有平时的祠务ꎬ这些也往往依靠徽商ꎮ 黟县盐商汪弘运ꎬ“悯宗祠祭器

颓坏ꎬ默捐己资依样置就ꎬ不令人知ꎬ刊其器曰‘乐叙堂办’ꎬ盘匜椅几焕然一新ꎮ” 〔８７〕 婺源商人汪钦捧

所在宗族ꎬ康熙中叶ꎬ祠务堕坏ꎬ众推钦捧为“能干”ꎬ担任祠务ꎮ 他“以严父之命矢忧孝之心ꎬ奋然经纪

于其间ꎬ锱铢之出自公众者必珍ꎬ而有劳必酬ꎬ且不惜己物焉ꎮ 由是同事悉绝觑觎ꎬ一惟公命ꎬ盖服公

之公ꎬ而畏公之明也”ꎮ〔８８〕他卸任后族人仍然啧啧称叹ꎮ 婺源商人洪略也是如此ꎬ“族旧有祀产ꎬ历久

荡废ꎬ而祀先之礼缺ꎬ公念收族莫先敬宗ꎬ敬宗莫先尊祖ꎬ而经营绍复如旧ꎮ” 〔８９〕 这些徽商不仅热心祠

务ꎬ而且大公无私ꎬ管理有方ꎬ所以祠务管理得井井有条ꎮ
对本宗族的穷人和一些无助之人ꎬ徽商也没有坐视不管ꎬ而是立足于长远解决问题ꎮ 婺源商人王

世勋不仅费千金独立构建祖祠ꎬ而且“族中贫不能娶者ꎬ贷资完婚ꎮ 娶不能蓄者ꎬ拨田赡养ꎮ 至周急济

困ꎬ靡不乐施”ꎮ〔９０〕歙商方尚本不仅捐数千金助建宗祠ꎬ而且“邑令谋积谷ꎬ尚本首捐百石ꎬ又买屋十余

楹ꎬ田数十亩ꎬ聚族之无所归者而衣食之”ꎮ〔９１〕歙岩镇商人佘养浩则建义宅ꎬ“其法为屋若干楹ꎬ凡族之

疏而老者听入居之ꎬ其所费己资也ꎮ 其事在弘治甲寅(１４９４)之岁ꎬ义宅成ꎬ而佘氏之老者得所ꎬ疏者不

至于途人ꎮ” 〔９２〕歙商江振鸿ꎬ“性倜傥好义ꎬ敦本睦族ꎬ尝捐田千数百亩ꎬ立‘追远’、‘周急’二户为阖族

蒸尝及周恤贫乏之费ꎬ将次购齐ꎬ旋病故ꎬ其妻黄氏克成夫志ꎬ捐资购足ꎮ” 〔９３〕能捐一千几百亩田ꎬ族中

的穷人基本生活条件完全可以得到保证ꎮ
除了修建宗祠外ꎬ对宗族而言另一个很重要的大事就是修谱ꎮ 修谱的目的在于叙长幼、分亲疏、

睦宗族ꎮ 没有家谱ꎬ就不知本族的历史ꎬ无以收族人之心ꎬ无以振人伦之道ꎮ 家谱是联系族人的纽带ꎮ
正如明代礼部尚书沈德潜所说:“而所以联其疏、合其散、序其昭穆、分其支派ꎬ则修谱为第一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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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ꎮ” 〔９４〕所以古人谓五世不修谱为不孝ꎮ
但修谱是一件极复杂的事ꎬ除了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外ꎬ还需要雄厚的资金ꎬ很多宗族为此望而

却步ꎮ 但这又是关乎宗族的大事ꎬ所以除了宗族成员的平摊费用外ꎬ往往是徽商捐助了很多经费ꎮ 婺

源商人俞仁ꎬ“族修谱建祠ꎬ与弟仲倡捐银四千两ꎮ” 〔９５〕 王考祥所在宗族ꎬ“族谱未修者五十余年ꎬ祥倡

首编辑ꎬ先垫六百金ꎬ乃蒇厥事ꎮ” 〔９６〕商人程士钜也非常热心宗族事务ꎬ“谱牒未修ꎬ钜捐资创始ꎬ费不

敷ꎬ独肩其任ꎬ鬻产成之ꎮ” 〔９７〕类似的例子很多ꎮ
不少徽商因为有文化有担当ꎬ还承担了纂修家谱的组织领导工作ꎮ 王本根虽为商人ꎬ但众人信

服ꎮ “族尝会修谱乘ꎬ推以董局ꎬ同事者咸服精核ꎮ” 〔９８〕商人汪与辉居家期间ꎬ被族人公举为“约正”ꎬ正
逢修谱ꎬ乃尽心尽力ꎬ“邀集阖族录丁敛费ꎬ悉心经营ꎬ不辞劳拮ꎬ使本源以正ꎬ宗盟以笃ꎬ昭穆以辨ꎬ亲
疏以别ꎬ其立功又何如此也ꎮ” 〔９９〕吴振乾也是这样ꎬ“创建祖祠ꎬ主修谱牒ꎬ不吝己财ꎮ 一切村局门户ꎬ
惟公独任其劳ꎮ” 〔１００〕

有的徽商为了修谱ꎬ极其认真负责ꎬ付出了大量的心血ꎮ 婺源商人朱宸万考虑到“百年以来族谱

支宗紊乱不理ꎬ几不如士庶之家”ꎬ毅然承担澄清之责ꎬ“力任其事ꎬ敷费不惜倾囊倒筐ꎬ寻访不惮戴月

披霜ꎬ或资斧耗竭ꎬ艰苦备常ꎬ务必溯流穷源ꎬ因根竟委ꎬ甚至人言啧啧有所不恤ꎬ惟期此必可以表白于

先人ꎮ”在他的努力下ꎬ终于厘清那些混乱的记载ꎬ恢复了谱系原貌ꎮ 族人评价:“迄今谱事告成ꎬ支裔

井然ꎬ皆可按图而索ꎬ既欲为朱氏之肖子ꎬ并欲为文公之功臣矣ꎮ” 〔１０１〕休宁商人叶荣虽然在两浙经营盐

业ꎬ但将修谱事常常放在心中ꎬ“尝虑家牒七世未续ꎬ以父所授祖集谱略随时增入ꎬ有续编之志ꎮ”不久

正赶上宗族修谱ꎬ叶荣“编辑本支新系ꎬ事迹多出府君手ꎬ更不靳重资以益费ꎮ 及谱成ꎬ分有刻本ꎬ阅而

珍之曰:‘此吾家酋训ꎬ数十世命脉攸系ꎬ昌大吾族ꎬ其在斯乎ꎮ’” 〔１０２〕 歙县盐商吴自充“尝手辑家谱ꎬ寒
暑不辍ꎮ 吴氏子姓蕃衍ꎬ散处四方ꎬ虽千里外必命驾访焉ꎮ 十余年谱成ꎬ日置几上ꎬ每逢盛怒及甚忧ꎬ
一见谱册即怡然ꎬ前事都不复省记”ꎮ〔１０３〕还有几代人为了修谱矢志不渝ꎬ终于如愿以偿ꎮ 歙商吴宜谦

在年轻时就因本支谱系混乱ꎬ立志厘清ꎮ 结婚后将家事托付妻子ꎬ“而驰驾宗党所在ꎬ殷勤咨访ꎬ参互

考订ꎬ间终岁不归ꎮ”终于把很多问题搞清楚了ꎬ不幸的是他很快去世了ꎮ 其妻余氏含辛茹苦ꎬ将两个

儿子吴允文、吴允良扶养成人ꎬ余氏没有忘记宜谦的遗志ꎬ教育儿子:“而祖、而父志未就ꎬ而不克缵承

前绪ꎬ罪莫大焉ꎮ 而身为幸民ꎬ讵嗛嗛财产为哉? 其亟成父志ꎮ”允文、允良器识坚定ꎬ要完成父亲遗

愿ꎬ“奉命阅十余载而谱系告成”ꎮ 刻版时余氏又“变易簪珥襄厥工费”ꎮ〔１０４〕 徽州之所以“千载之谱系

丝毫不紊”ꎬ而且族族皆有谱ꎬ其中就包含徽商的大量心血ꎮ
综上所述ꎬ徽商在修建宗祠、纂修宗谱、赈济族众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多贡献ꎬ徽州的宗族制度几百

年来之所以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ꎬ与徽商持续不断的支持是分不开的ꎮ 原因很简单ꎬ宗族制度的运行

和发展ꎬ没有经济基础是不行的ꎬ在徽州那样的社会环境里ꎬ当然离不开徽商了ꎮ 宗族是徽州社会的

稳定器ꎬ宗族不乱ꎬ社会安定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对于乡村治理而言ꎬ徽商是作了大贡献的ꎮ
几百年来ꎬ徽州的乡村治理怎么样? 清道光年间曾任过徽州知府的程怀璟写道:“怀璟奉命守徽

州ꎬ见夫长江千里ꎬ黄山障之ꎬ奇峰异观ꎬ不可殚述ꎮ 行其野则村墟刻镂ꎬ桑麻铺彼ꎬ比户习弦歌ꎬ乡人

知礼让ꎬ未尝不厥然发愤而兴起曰:‘此其俗化之厚ꎬ与其乡先生教泽之长也ꎮ’人文辈出ꎬ鼎盛辐

臻ꎬ理学经儒ꎬ在野不乏ꎮ” 〔１０５〕“比户习弦歌ꎬ乡人知礼让”ꎬ可见徽州乡风多么淳朴ꎬ这在全国也是少

见的ꎮ 为什么如此ꎬ知府认为这是“乡先生教泽之长”ꎬ这是正确的ꎬ但不全面ꎬ良好乡风的形成单靠

“乡先生”是不够的ꎬ它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ꎬ其中就有徽商的贡献ꎮ
作为处在社会底层的商人ꎬ徽商为什么能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角色? 归根到底ꎬ贾而好儒的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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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商帮最大的区别ꎬ就是他们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润ꎬ儒家思想在他们头脑里已深深扎根ꎬ从
而具有较强的“士”意识ꎮ 他们自认为是贾名儒行的士ꎬ士的意识、士的品格、士的胸怀、士的责任ꎬ在
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ꎮ 他们之所以带领乡民致富ꎬ之所以热心赈灾济困ꎬ之所以倾力乡村建设ꎬ
之所以能润物无声以德化人ꎬ之所以热心支持宗族ꎬ等等ꎬ无不反映了这一点ꎮ

注释:
〔１〕参见郑小春:«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治理:以祁门康氏为中心»ꎬ«中国农史»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ꎻ刘道胜:«明清徽州乡村文会与地

方社会———以‹鼎元文会同志录›为中心»ꎬ«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ꎻ叶成霞:«清至民国徽州乡村社会治理研究»ꎬ安徽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ꎬ２００１ 年ꎻ陈雪明:«明清徽州族约合同与乡村社会治理»ꎬ«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ꎻ康健:«明清徽州宗族与基

层社会治理———以祁门南源汪氏为例»ꎬ«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ꎻ刘巍:«论徽州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ꎬ«山东

工商学院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ꎻ宋杰:«清代徽州地保与村落治理»ꎬ«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ꎻ宋杰:«明

清徽州县官与乡村治理»ꎬ«黄山学院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４ 期ꎻ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社会治安管控———基于组织机构设置与运作视

域的考察»ꎬ«中国农史»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ꎮ
〔２〕〔３〕«汪伟奏疏»ꎬ清康熙«休宁县志»卷 ７ꎮ
〔４〕«蠲赈»ꎬ清康熙«徽州府志»卷 ８ꎮ
〔５〕〔明〕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ꎬ«王阳明全集»卷 ２５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９４１ 页ꎮ
〔６〕〔明〕王阳明:«传习录拾遗»ꎬ«王阳明全集»卷 ３２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１１７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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